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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农历大年初三，阳光灿烂，早
上在家写完一篇稿子，下午无事，叫上女
儿趁着阳光，去掌囊苗寨赶一场芦笙会。

前几天在微信上刷到掌囊苗寨正月
初二、初三要举行芦笙会的海报，就决定
要去一趟。初二那天要去走复兴村，本来
想转道去掌囊苗寨赶芦笙会的，后来天晚
了，想想赶到那里的话，估计芦笙会也散
场了，不如回家早点，明天再去。就这样
决定了，初三再去掌囊苗寨赶芦笙会。

掌囊苗寨是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的
一个寨子，坐落在清水江畔，依山傍水，凯
（里）都（匀）城际大道从寨前经过，交通十
分方便。全寨有龙、金、李姓近 60 户人家，
200 多口人，全部是苗族。掌囊是苗名，意
为这地方是一个溪水环绕田坝的寨子，寨
如其名，的确如此。而这个寨子的汉名却
叫陈家寨，不知其意。

苗族是麻江县的世居民族之一，主要
聚居在清水江沿岸的城中、铁趟、罗伊、
卡乌、沪江、苗岭、乌羊麻、掌囊等村寨，
这些村寨苗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他们
平时说苗话、穿苗衣、吹芦笙、跳苗舞。
在苗族生活中，人们在男耕女织之余，吹
芦笙、跳芦笙舞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无论在祭祀活动中，还是婚丧
嫁娶里，苗族都离不开吹芦笙。特别是
苗族的年轻人，男生会吹芦笙才被女生
青 睐 ，女 生 会 跳 芦 笙 舞 才 会 被 男 生 看
上。芦笙场上，男女青年精心打扮，女生
穿上节日盛装，戴上精美的银饰，在家人
的陪同下，来到芦笙场上，随着芦笙的节
奏，翩翩起舞。这时，芦笙场就是一场盛
装的大会、比美的大会、交友的大会、欢
乐的大会。

我生长在麻江，走过路过去过共和村
无数次，却没有去过掌囊苗寨一次。有时
驱车走凯都大道，偶尔看见陈家寨的路
牌，也没联想到这就是掌囊苗寨。因而这
次去掌囊苗寨时，我和女儿从县城出发，
往东走隆昌，转道南下龙山，过孟江，来到台（辰）下（司）公
路，右转往共和村方向走。来到孟江村和共和村交界的一
处地方，女儿问我：“往哪里走？”

车子由女儿开，她拿到驾照两年多了，因为一直在北京
读书，只有假期回家了，才开那么几次。今天来赶芦笙会，
顺便让她练练手。

女儿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往哪里走。这时我看见路边
有一个穿着苗装的老人在路边走，我叫女儿停下来，摇下车
窗，问老人家是不是去看会的，老人回答是，问能不能顺路
带她一起去？我说行，但是我们找不到路，还请她指路，她
说好，我立即下车拉开门，请她上车。于是女儿换我开车，
我们在老人的指点下，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水泥路，来到掌
囊苗寨。

寨子里除了举行芦笙会，还举行芦笙比赛。我径直把车
往芦笙场方向开去，这时车来到了大道边，这不就是凯都大
道吗？老人说，是啊。原来我们绕来绕去，绕到凯都大道边
来了。早知道这样，不如从麻江直接上凯麻高速，到下司出
站，然后走凯都大道还方便多。但是这样的话，女儿就没有
更多的练车时间了，也不能载上老人一截路了。下车的时
候，老人很感激，用不大熟练的汉语祝我们发财！

芦笙场就设在凯都大道的大桥下面的平地上，村民把修
路废弃的场地平整了，就成了一片宽敞的芦笙场。我们来
到芦笙场边，人们已在芦笙场上翩翩起舞。来自清水江沿
岸各苗寨组成十多支队伍，在各寨芦笙手的带领下，随着芦
笙曲调跳起了整齐的舞步，展现优美舞姿。场内十多支芦
笙队有上百人，场外围观的人更多，场内场外成百上千人，
十分热闹！

我和女儿分别走进芦笙场，用我们的手机和相机，分
别抓拍这美好的时刻。在拍摄中，我发现，在芦笙场上，
一般每个队吹芦笙的两名芦笙手都是男的，但是掌囊苗
寨芦笙场上，我还看到了女芦笙手。她们有的是嫁到寨
里的媳妇，有的是嫁出去的姑娘，还有的是正在上学的女
孩子，她们利用假期，回家来练习吹芦笙，现在从场上的
吹奏来看，她们熟练的程度，不亚于男芦笙手。另外，我
还发现，芦笙场上不光有青年男女来跳舞，还上至六十多
岁的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孩子，他们一起来到芦笙场上翩
翩起舞。这时，芦笙场成了舞的海洋，成了盛装的海洋，
成了欢乐的海洋！

我来到主席台上访问主办人员，他们告诉我，掌囊苗寨
历来都有跳芦笙的传统。他们每家每户各出 100 元钱，年轻
人自愿出 200、300 元，集资了一万多元钱，就举办了这场芦
笙会。他们分别设吹芦笙一、二、三名，跳芦笙舞一、二、三
名，经过评委的严格评选，今天下午将决出名次来。

我说家家户户出钱，会不会有个别人家有意见？
在场的一村民笑着说，我们寨子是种植蓝莓的，还有

稻田养鱼产业。现在凯都大道修过我们寨门口，在家门口
就可以坐公交车，打工也方便，卖东西也方便，谁还在乎这
一两百块钱？大过年的，图个热闹，也把我们的芦笙文化
传承下去！

的确，现在的村民通过外出打工，在家搞种植、养殖，致
富的门路多了，村民也富裕起来了。春节期间办芦笙会，既
开心快乐，又传承民族文化，这样好的事情，谁会有意见？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五点过钟，
这时他们已经比出了一、二、三名，但是人们舍不得离去，他
们不管得不得名次，仍然继续在芦笙场上舞动。争夺名次，
根本就不是他们前来参加芦笙会的唯一目的。

我们依依不舍地上凯都大道，走下司上高速返程。在返
程路上，我回望掌囊苗寨，只见小溪环绕的田坝上，昔日苗
家的吊脚木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砖混结构的小
洋房。我想，他们的吊脚楼虽然不在了，但是苗家千年的芦
笙还在这个寨子里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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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笔者在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看到，中午过后，游客陆续进入景
区。旅游接待中心门口，刘氏宗祠门前，烧烤场里，家风陈列馆内，古民居旁，围
堰堤上，自拍的，合影的，散步的，谈心的，显得异常热闹。

三门塘今年春节游客格外多，突破 5 万人。“国家改造了民居，道路铺设了
青石板，庭院改造成了小景点，修建了游客接待中心，一户一景点，整村一大
景，村‘两委’和旅游公司管理服务到位，加上省、州、县媒体的宣传助力，古色
古香的国家级 3A 景区三门塘更具魅力。”景区保安队长谢君标说。从正月初一
开始至正月初八，旅游复苏，游客有 5 万多人，平均每天游客达到 6000 人左右。
尤其是正月初三，游客达到顶峰，约 1.2 万人。停车场停满了车，无处停放的车
辆，从坌处街上的三门塘大门停到了村尾，摆起了长达 2 公里的长龙。以往三
门塘春节旅游人数也就 2 万人左右，今年三门塘春节旅游人数创下二十多年来

历史新高。
三门塘的油茶馆、客栈和外来商贩赚了个盆满钵满。从天柱县城来的卖糖

葫芦、冰淇淋和恐龙气球等的王小敏，早上 9 点就赶到了三门塘，忙着整摊理货，
准备迎接中午过后蜂拥而来的游客。“我今天卖了 160 多串糖葫芦、100 杯冰淇淋、
20 多个气球，糖葫芦 5 元一串，冰淇淋 5 元一杯，仅糖葫芦和冰淇淋就收入 1300 多
元。”王小敏说，这几天都在这里卖，生意蛮不错的，明天还要继续来。侗家客栈
老板刘倩说，她的客栈有 7 间房 10 铺床，从正月初一到初四，住宿的游客天天爆
满，收入 6000 多元。王师傅油茶店、青山油茶铺、伍香油茶店等，游客要排队才能
吃到可口香酥的油茶。景区管理员龙燕雨告诉笔者，据不完全统计，客栈、农家
乐、油茶铺、照相馆、烧烤店等经营户，春节旅游期间收入达 8 万多元。随着县里
春节文化活动和四十八寨歌节的举办，经营户的收入会更多。

天柱：三门塘春节旅游突破5万人
○ 通讯员 陈光昌 龙世才 摄影报道

红石岩寨，岩寨红石。
这是我于日前跟随凯里市民协二十多

个会员，有作家、工艺师、蜡染师、绣娘、苗
文工作者、歌手、剪纸艺术家等，于一个阳
光灿烂的下午，兴致勃勃地走进岩寨进行
采风活动，当我远远地驻足仰视岩寨，首先
给予我视觉冲击力最强的第一印象。

岩寨村村名，就因寨后这岩壁陡峭而得
名，它高高在上，极像一只正欲展翅高飞的
雄鹰。我忽然觉得它就是岩寨的地标了。

岩寨村位于凯里市湾水镇西北面，东
接洪溪村，西接江口村，南接江口村，北接
岩庄村，该村以农业为主，并从事银饰、刺
绣、鸟笼加工等工艺，还是武术之乡。

未进岩寨，杨胜平会长先带我们往路
下边走，要去走一架浮桥，重走红军路。

岩寨，分为上寨、下寨、尾巴寨，是木
房、砖房混合、合院民居，民国徽派住宅。
这里的民宅建造不算高大，砖房大多数是
一底一楼结构，木房仅是一层，家家都有个
晒谷子的小院坝。

站在浮桥上，听着杨胜平会长讲述中
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小分队曾于 1934 年 12
月的某天从台江县的革一经凯里市的凯

棠、旁海、湾水前往黄平，岩寨因此与红军
有缘。据说，在一次战斗中，几名红军小
战士被围困在岩山上，后来都壮烈牺牲
了。红军在苗寨里，对苗民是秋毫不犯，
使苗民解除了思想顾虑，认识到红军是为
人民翻身解放而战的。1950 年，在湾水剿
匪战斗中，作战的指挥部就设在岩寨。红
石岩寨，因红军的到来，而注入了红色的
革命基因。

先前到许多村寨时，我脑海里总是浮现
“山清水秀”“树木葱茏”之类的词汇，而今天
站在岩寨的浮桥，先是仰视了岩寨，又俯视河
谷，对于这么巨大的地理结构落差，我不得不
用这样的词语给予它，即是“山高谷深”。

记得，当我们的车驶入虎庄后，一路前
奔，我便发现车子是顺着很长的峡谷在行
驶。峡谷边的石山，危岩耸立，于山顶，在仅
有的薄土层上长着许多灌木、竹子、杂木、松
木，它们紧抓石壁薄土，在顽强地生长。

呵，这大自然是遵循物竞天择的。生存
环境的恶劣，往往逼着生存于此的山民生存
能力特别顽强，优秀往往都是逼出来的。

不是吗？杨胜平会长不无自豪地说，
这岩寨村，现在几乎家家都有子女在外面

工作，成了文化之乡。这真是，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

我们终于进了寨子，进寨路由红石铺
成，梯田、保坎都是用红石砌就，砌得很扎
实、稳当。但见凡是寨门、屋基、房子，墙壁
房门、院子巷道、拱桥、水井等都是用红石
建造。进寨的西门巷、东门巷，横梁上的长
条红石，铺建得即牢实又美观，门梁上的铆
钉仍是石铆。进寨的路墙，一律是红石，没
有掺有水泥沙浆。竖砌，横砌，大块红石，
小块红石，扁的、圆的、厚的、薄的，均被堆
砌得恰到好处，错落有序，稳当扎实。于
是，有人戏谑，这些石匠能认出公母石块。
我想今天能否看到那么一两个石匠？但
是，今天没有看到，也没有看到千亩梯田。
难道这是无意中给予我预设着下文？看
来，这岩寨还是很含蓄的。

我们在观看千年圣泉，这口圣泉全是
红石砌成。泉水是从两块巨石缝里冒出来
的，无比的清亮、洁净。我们还得到了盛情
款待，四杯拦门酒后，人已微醉。我们穿梭
于红石岩寨里，由于每条小巷布局结构相
同，仿佛钻入了迷宫，如果没有向导，很容
易迷路。岩寨里，开有商店，铺子，有学校，

有医务室，有村委办公楼。
在村委路边，我们都在兴致勃勃地观看

各种类型的苗族刺绣，它们色彩鲜丽，五彩斑
斓，令人眼花缭乱，由此，我又想，这些一代又
一代心灵手巧的苗族妇女，她们在织布上绣
出来的艺术品，也丝毫不逊色于石匠们……

在村委大楼里的几间村级文物陈列
馆。里面陈放的古器、古物是很多的，有红
石做成的火盆，有铁锅，有抬水的木桶，有
装鱼的竹器，有草鞋，有陈旧的缸缸罐罐，
有犁铧，有斗笠，有铜鼓，有米斗，有一只小
木船模型，有古生物化石，还有一捆曾拉木
船的竹绳……

呵，岩寨村的历史是厚重、光荣的。
这里的船夫，原来不是用棕绳或麻绳

来拉船，而是用山里的竹来编成竹绳，并用
它来拴捆船头行驶于惊涛骇浪……

走在红石岩寨，我惊叹于此地特产的
红石的坚强，又惊叹于特产的竹子的耐力
力和韧劲。

难道是上天偏爱这个曾经长途跋涉的
民族？

兴许是惊叹于红石的魅力，许多人都
去捡拾了那么一小块红石藏在衣兜里，旅
途仍长，让它护佑前行。

呵，红石岩寨，你是篇大文章，你需要
大手笔！

于这寒风凛冽的夜晚，为了写这篇小
文，我又重捡了一块小红石，在手心里拿捏，
捉摸，希望能寻找到感觉、抑或灵感……

红 石 岩 寨
○ 通讯员 潘学斋

12 月 17 日，上午九时许，受邀随黄平县
文联作家协会一行十余人，走进黄平县浪
洞镇花院村，去探寻明末江西巡抚解立敬
故居遗址。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是
黄平县文联作家协会主席廖朝富的老家。
一大早，作协采风团一行人驱车前往，先是
在廖朝富主席家吃过中饭后，一行人再继
续驱车赶往解立敬故居探寻，临近目的地，
大家下车远望，一道道青山连绵起伏，近
看，一条小溪流穿村而过，细看一处小桥流
水人家的别致山水画镶嵌在花院人家。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花院村，景如其
名，处处鸟语花香，绿水青山，让人流年忘
返。采风间歇在一户丁氏的人家中打听得
知，“花院村”之名得名于“花地坝”和“院子
头”两个自然寨，各取小地名一字，组合成片
区之名“花院”。花院一路景美如画，随着作
协采风团的脚步前往解立敬故居遗址，我
们在廖朝富主席的带领下，拾级而上，不久
便来到一处约篮球场大小种满了菜的菜地，
菜地下方有棵“上了年纪”的金钱柳树，树旁
边还有未拆完的是解立敬房族之后建的小
木屋。明朝一代爱国名臣故居遗址就位于
此，虽然昔日辉煌不在，但是房屋基础依稀

可见。一块块棕红色基石早已长满青苔，朝
门的石柱闲躺于两旁，朝门石坎静静横卧于
地上，似乎在讲述着久远的故事。

参观途中，据廖朝富的深入讲解得知，解
立敬，字念显，号诚斋，贵州兴隆卫（今黄平县）
人。立敬少时，父兄早逝，家庭的责任落在了
他的肩上。他孝顺母亲，奉嫂如兄，受到乡里
的赞颂。明朝晚期曾任安徽、江西等地巡抚。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中举人。明熹
宗天启四年（1624年）任陕西华阴知县，明思
宗崇祯元年（1628年）迁云南赵州知州，后迁
山东青州同知、广东广州同知、惠州同知、江西
广信知府，崇祯十六年（1643年）升湖东道按
察副使，又晋右佥都御史，巡抚广、饶、衢、徽等
处，并提督军务，后以眼疾辞职还乡。清顺治
四年（1647年），曾积极参加保卫家乡兴隆卫
的战斗，使兴隆卫得保。后孙可望据黔，于清
顺治七年（1650年）授立敬为四川巡抚，他抗

节不屈，绝食而死。《黔诗纪略》录其诗一首。
据廖朝富介绍，解立敬一生为政清廉，

刚直不阿。他深知江湖险恶，“侍君如侍虎，
不慎灭九族”的道理。为防患于未然，他学
先贤陶渊明选择了易于隐蔽，且风景优美的
花院居住，世代生息繁衍。目前，花院村的
解立敬后人已有三十余户一百余人。

据史料记载，1650 年，南明时期权臣孙
可望（明末起义军张献忠义子），挟天子以
令诸侯借南明朝廷之名，占据贵州、四川扩
充自己的势力，逼授解立敬为四川巡抚，可
解立敬抗节拒授，被囚于黄平狱中，最后绝
食而亡，葬于今黄平县新州镇晒金石村。

过往云烟，观古望今。不经意间，“吱
吱吱……”从旁边约二十余米高的古金钱
柳树顶端传来几声鸟叫，不知是不是解立
敬的化身，有客人拜访故居遗址而高鸣迎
接。解立敬的故事已经远去，但是他的聪

明智慧和以身许国的忠义令人十分敬佩！
谈古论今，恍惚间，自己手中笔下的文

字随我一起寻梦，一起追寻那岁月无法掩
盖的以身许国一代忠良解立敬力挽狂澜，
但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

小桥，流水，人家，柳树依依，绿水环
绕，青草点缀，延伸到花院村委会旁的花院
石桥。茶马古道旁，庭院深深，茂密的树林
直遮天蔽日，留下一条线的天显得有些凄
迷。踏上光亮的茶马古道的石板路，那石
板是用脚、用鞋磨亮的，浸润着雨水、泪水
和汗水，伴送古今人远行。

登高望远，抬头仰望的思念，那望不到
边的情愫，望不尽天的缝隙就是那绵绵不
绝的期盼。

花院是有故事的，古道、金钱树，小桥流
水人家、绿岸碧湖，一切的一切，还有我还不
知道就曾经远去的故事，但我能感受这里曾
经有过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许许多多的恩
怨情仇，也有许许多多的欢声笑语，古迹的
沧桑、残垣断壁上的青苔似乎都在诉说。

返程回眺，那小桥流水，那被磨光的茶马
古道，令人百感交集，匆匆地来，匆匆地返，似
乎没有带走什么，似乎又带走了一切……

冬游巡抚故居遗址 寻解立敬沧桑往事
○ 通讯员 潘江平


